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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京（一）

序章
序一
海部俊树 日本国前首相
初次同刘洪友先生见面，是在

十一年前。
那天，长期为我工作的秘书松

本彧彦君对我说，有位南京出生的
中国人，很想见您。提及南京，我
特别在意，我同意与这位南京人一
见。于是，松本便与这位来自南京
的中国人相约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们见面后，互相做了介绍，
我得知他叫刘洪友，我们进行了交
谈，谈得很投缘。

刘洪友先生说：1988年我就来
到了日本，一直在日本生活，现在
也在东京安了家。这些年，我往返
于南京与东京，其间，我主要是在
教日本人学习中国书法。一年又
一年，年复一年，我渐渐地对日本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想致力于日
中友好事业，为中日友好做些有益
的事情。

刘洪友还说道，自己出生在南
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京人，我
在与日本人交往中，当日本人知道

我是南京人后，脸上大概都会留下
一道阴云般的表情。因为，无论
谁，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段已
经过去了的“南京大屠杀”历史。
今天，南京出生的我，跟日本人谈
中日友好，似乎难以启齿。但是，
我从自身出发，从中日友好的前景
出发，去积极推动两国间的友谊，
我想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刘洪友基于这样一个良好愿
望，遂创建了非营利活动法人—日
中友好交流促进会，并做了大量的
促进日中友好的工作。

刘洪友跟我说，想在南京市建
一个象征着中日友好的樱花园。
就是说，通过当地政府，借租一个
相当于（日本）六个后乐园体育馆
的小山，准备种植一万棵樱花树，
以象征中日友谊；同时建立一些便
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必要场所，以拓
宽中日特别是南京与东京之间的
民间交往的渠道。他想把这个体
现日中文化交流的园地，命名为

“和平友好樱花园”，并请我题写园
名。

作为中国书法家的刘洪友请
我题写园名，我开始有些顾虑，我
想起中国的“班门弄斧”这个成语，
岂敢挥毫？但是，恭敬不如从命，
想来这毕竟是在做促进日中友好
的事情，便不再有什么顾虑，应承
了下来，并很快就为南京这座樱花
园题写了园名。

从那以后，我与刘洪友见面的
机会开始增多，我们逐渐成为亲密
的朋友。

刘洪友先生的这些想法和做
法，作为艺术家，已经超出了他的
事业范围。他是站在日中友好关
系的这个高度来考虑的。基于这
样一个高度，他才倾其家财，完善
这一壮举。他这种为日中两国友
好尽心尽力的品质，令人感动和折
服。

刘洪友先生在南京精心培育
樱花，让樱花在南京盛开，已经
在当地传为佳话。2010年 4月 13
日，我应邀出席了日中联办的南
京和平友好樱花园赏樱大会。
会上还举行了日本的茶道、花道
等表演，受到民众广泛欢迎和一致
好评。

刘洪友先生说，他将以樱花园
为基点，承载起面向全国、致力于
促进日中文化交流与理解这个大
业。我非常赞同。

《南京·东京》在今年日中邦交
正常化四十七周年之际隆重出版，
其意义非同一般。我在祝贺该著
作出版的同时，将怀着对日中两国
和平友好的关切之心，吁请更多的
朋友加入促进日中友好的大事业
中来。我个人将从现在起，以更加
饱满的热情，做出我力所能及的一
切支持。对刘洪友先生这种不惜
为日中友好无私奉献的热情，我在
由衷地表示支持的同时，也为他今
后事业的蓬勃发展，寄予殷切的期
盼。

序二
高村正彦 前日本自民党副总

裁

值此《南京·东京》隆重出版之
际，我谨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诚
挚的祝贺！这是一本叙述刘洪友
先生故事的书，尤其让我十分关
注。

刘洪友先生给人的感觉是：亲
和，热情，顽强。他的那种亲和的
表情中，展露着顽强的意志和炽热
的真情。

为了日中友好，刘洪友先生不
仅在日本传授中国书法，还在自己
的家乡南京，倾其家财投资建设了

“和平友好樱花园”，这是一个建功
修德的大举，必将受到日中民众的
高度赞许。

说起南京，不由地使我想起
那段悲惨的历史时期，阴影仿佛
就在眼前。作为南京出生的人，
作为身心受过战争牺牲者的创
伤的刘洪友先生，对日本人却能
超越恩仇，积极推动日中友好事
业的发展，真是难能可贵。他坚
信日中两国的美好未来，他的那
种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志向，
坚定不移。而由此生发出来的
所有的积极工作的态度，总让人
垂首思索。

我认为，日中关系，我们更应
该特别关注未来，要往前看。当
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忘记过
去，要经常回头看看历史。

我将此好有一比。比如我们
开车，开车不能仅仅看着前方，只
看前方开车，这车是开不好的。我
们在看着前方开车的同时，必须要
看后视镜，不看后视镜，这车同样

也开不好。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哲
理。我是通过松本彧彦先生认识
刘洪友的。松本彧彦是海部俊树
的秘书，松本与我大学同窗，是我
的师兄。我与刘洪友先生认识后，
时常进行交流。我想，日中友好事
业，并不应该由于哪一方曾经的许
诺，就应该由他来承担，而是应该
由日本方面与刘洪友先生一起精
诚合作、共同努力才对。

我希望和平友好之花—南京
之樱，在我们各方的共同协力下，
永远盛开。

九年前的春天，我参加了刘洪
友先生精心打造的樱花园赏樱大
会。我在那里，亲眼见满山盛开的
樱花和樱花丛里赏樱者的张张笑
脸。亲身经历日中赏樱者的热情
交往和愉快合作。我想，这座山，
也许在数年前，到处杂草丛生，荒
芜不堪。而今，盛开的樱花把这座
山装点得如此美丽，真是让人叹为
观止。

我深为刘先生坚定的日中友
好和平的信念及行动和能力所折
服。

我曾经得到过书法家刘洪友
先生亲手指点，因而他也就是我的
书法老师。我一直以来都为老师
的事业发展而由衷祝福。

祝愿刘洪友先生为日中友好
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祝愿《南京·东京》在日中读者
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展望日中友好更加美丽的春
天。

连载《南京·东京》导语：
尊敬的读者：从即日起，本报连载特约作家邹雷的长篇纪实文学《南京·东京》，邹雷是中国一级作家，华盛顿中文邮报特约作家。《南京·东京》

是一部介绍华侨刘洪友移民日本从一无所有到实现自己梦想的真实故事。
书中的故事传奇而精彩，讲述了刘洪友移民海外华侨遇到共同的问题：即如何依据个人特长，着眼未来与发展，将中华文化同移民所在国家的

社会人文融合，从而找到前进方向，不迷失自己。他从困境中奋起，在逆境中求生，扬长避短，寻找最佳融合点，一步一个脚印实现自己目标，赢得
广泛的社会认可与尊重。

欢迎广大读者书评或交流感受。

南京·东京（二）
追梦决定去东瀛
1.盐水鸭换“大公鸡”
公元1981年的南京城，时常可

以看到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戴着
贴有醒目商标的墨镜，穿着可以扫
地的喇叭裤，手提式三洋牌录音机
飘出让人骨头酥软的邓丽君歌声，
还有那锃亮的“三节头”皮鞋，鞋底
的铁片敲击地面发出“嘎嘎”声
响。不少市民对这些“二流子”避
而远之，时常告诫自己的孩子，“离
他们远些，流里流气的。

没有多少人知道这股时髦风
从哪里来，也没有人关心这种流行
会持续多久。而刚满二十周岁，从
江苏省旅游学校毕业的刘洪友却
嗅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味道，他知
道风从外面的世界来。而他毕业
分配的单位—双门楼宾馆，恰恰就
是对外交流的窗口。

西洋风格的小白楼是双门楼
宾馆的主要标志，它建于 1911年，
曾是英国驻华大使馆。而今，刚出
校门的刘洪友成了小白楼的服务
员，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他环顾宾
馆，绿草如茵，树茂花盛，环境幽
雅，庭院别致。听说，这里曾接待
过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赞比亚总
统卡翁达等外国贵宾，心中那个自
豪，每根汗毛都嗷嗷叫地竖着。他
暗下决心，做一名最棒的涉外工作服
务员。

随着来南京的外宾人数大大
增加，上级要求将宾馆布置得有文
化气息，有中国特色。最简单的做
法就是请知名书画家到宾馆免费
吃住，留下墨宝—既有生活条件，
又有创作环境。

四星级宾馆有空调，四季恒
温；有热水，可以不排队、不限时洗
澡；有大厨掌勺，能品尝到美味菜
肴。而当时大部分人不知空调为
何物，市民基本上用嗡嗡叫的电扇
消暑，靠增加衣物来保暖。夏天洗

澡，凉水对付；冬天要排队去老澡
堂，几十个人脱得精光，在一个池
子里共浴。当时因资源紧缺，所有
日用副食品都凭票供应，大鱼大肉
只能等到过年时候才会在餐桌上出
现。四星级的双门楼宾馆对绝大多
数人来说就是可望不可即的宫殿，对
书画家来说有着巨大吸引力。

请来书画家，刘洪友主动为他
们裁纸、研墨，动作还很熟练老
道。领导这才知道，刘洪友也练过
书法。

其实，刘洪友练书法是“童子
功”。四岁那年开始，他就在外公
的督促下练习写毛笔字，常常因握
笔不牢，被外公抽走笔，没少被外
公用挠痒耙惩戒。为了进一步增
加刘洪友的功力，外公还在毛笔杆
上挂了一把铜锁；这还没完，为了
练习“悬腕”，在他的肘上摆个小茶
碗，碗里倒上适量的水。外公将一
本颜真卿的《麻姑仙坛记》置于案
前，让他观察字的形态、结构、笔
画，领会其精神，再下笔仿写。那
时，他根本不认识几个字。外公硬
逼着，让他把这本字帖写了一遍又
一遍，最后刘洪友都能把字帖背下
来了。从小学到中学，直至考入江
苏省旅游学校，他一直坚持练习书
法。到了双门楼宾馆工作后，他想
法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抓紧练习
书法，努力增加书法功力。

对宾馆服务员来说，库房管理
岗位工作简单、枯燥、孤单，大部分
年轻人都不喜欢，想办法找关系要
离开这个岗位，而刘洪友却对这份
工作情有独钟。

这个岗位一天真正忙的时候
是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半、下午两点
半到四点。这个时间段，楼层服务
员将用过的床单、被套、毛巾、浴巾
送过来换干净的，领走牙膏、牙刷、
手纸等消耗品。一天工作时间其
实总共只有三个小时，剩下五个小

时的空余时间，对于其他年轻人来
说，的确会寂寞难挨，而刘洪友看
中的正是这充足的时间。他发现
服务员送来的床单里裹有剩下或多
或少的卷纸，他将这些卷纸收集起来
练书法用。在手纸上练习书法，刘洪
友没有用墨，直接用毛笔蘸水在上面
写。刚开始一下笔，手纸就透了。

刘洪友就琢磨着怎么写才能
不让纸化了，还能看出字的模样。
他边试边练，终于能在手纸上写出
清晰的字，经过长时间的练习，已
经能达到接近在宣纸上写字的效
果。刘洪友回忆：“那段时间的练
习，让我更深层理解了墨与纸的关
系，练就了后来不管在什么纸张上
都能写书法的能力。”

都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但再
加上“人靠衣妆马配鞍”，那效果就
更佳了。双门楼宾馆服务员的工
作服是西装，穿上它，便把刘洪友
的精气神烘托出来，显得更加干
练。前辈书画家们见他帅气、热
情、灵活，更重要的是他爱好书法、
勤学好问，都愿意与他交朋友。

著名大写意花鸟画大师、书法
家、篆刻家陈大羽，是刘洪友交往
的前辈之一。每次陈老来宾馆画
画写字，刘洪友都鞍前马后照应得
周全。陈老有点胖，很幽默，作画
时会夸张地双手把肚子捧到桌上，
然后伏案挥毫，作品完稿后，起身
离案。如果觉得是自己得意之作，
便拿出心爱的鼻烟壶，拔掉壶塞，
用大拇指按住，然后迅速放到鼻子
上吸。他很享受这个创作的过程，
也喜欢用鼻烟来解除疲乏。这时
他会说，“洪友，把章盖上！把章盖
上！”刘洪友一边应答，一边麻利地
把章盖好。

刘洪友与陈大羽交往越来越多，
感情也越来越深，陈大羽走到哪，只
要有机会就带上刘洪友。有一天，陈
大羽对刘洪友说：“洪友，你跟我去趟

金陵饭店，带你去见我的老师。”
刘洪友知道，陈大羽的老师是

大名鼎鼎的现代杰出画家、美术教
育家刘海粟。他早年习油画，苍古
沉雄，兼作国画，线条有钢筋铁骨
之力；后潜心于泼墨法，笔飞墨舞，气
魄过人；到了晚年运用泼彩法，技艺
更加成熟，作品色彩绚丽，气势雄
浑。能有机会拜访师爷，对于年轻的
刘洪友来说是个难得的机会。

虽然双门楼宾馆离金陵饭店
不算太远，但机灵会来事的刘洪友
还是找到领导，从单位要了辆小车
送陈老。他俩来到位于新街口的
金陵饭店时，刘海粟正在作画。只
见他端着一碗墨，直接往纸上泼，
但见飞毛在那一汪墨上龙蛇飞舞，
不一会从那摊墨上现出了山形，接
着松树出来了，是棵迎客松。刘洪
友终于看出刘海粟这幅作品画的
是黄山风景，心中不禁暗叹，真是
个高人。在回来的路上，陈大羽语
重心长地对刘洪友说：“洪友啊，你
要记住，艺术家的成长先是从模仿
开始的，要扎扎实实地学习古人，
学扎实后再创新，渐渐地形成自己
的风格。你刚才看到刘老的泼墨
就是最好的例证。这就是我常说
的‘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
刘洪友点点头，一路上都在回味陈
大羽的这席话。

陈大羽刻印的技艺在圈内有
名，他手把手地教给刘洪友“切刀”
技艺，一次次地做示范。他还把自
己总结的切身经验传给刘洪友。
他说：“一枚好的印章的刻制，从构
思、动刀到刻好印章，最后是补刀，
这是一个完成的过程。但是，最后
的补刀不要急着去完成，要放上一
段时间，再补刀修改。这时你的思
考会更成熟，作品也会更完美。”刘
洪友拿自己的隶书习作给陈老师
指点。陈大羽看后发现书写的“藏
峰”与“裹峰”技艺不到家，他给刘

洪友做示范，边示范边讲解说：“裹
峰的回旋要长，把毛顺起来，容易
裹住。”刘洪友试试，这招还真灵。
陈大羽还指出，作品中的细线条要
写得像枯藤，会显得刚劲有力，更
有生命力。

陈大羽悉心指导刘洪友书法
技艺，刘洪友也投桃报李把陈大羽
当成亲人，主动承包了他家的卫生
和地板打蜡等体力活。知道老人
家爱吃盐水鸭，就过段时间斩一只
鸭子送去。

“白石虾虫悲鸿马，可染水牛
黄胄驴，苦禅老鹰大羽鸡。”陈大羽
在大写意花鸟画中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他画的鸡，他所画的公鸡，冠
羽怒张、神采奕奕、昂首阔步、意气
自得的神态，使人有振奋进取之观
感，也可以说，“画鸡”代表了他大
写意绘画的最高成就。齐白石老
人曾在他的《迎春图》题跋称赞：

“论艺术要能有天分过人，有此画
鸡之天分，天下人自有眼目，况天
道酬勤，大羽弟应得大名。”

不少人都想收藏陈大羽的“雄
鸡图”。刘洪友的领导、身边的亲
友知道这只大公鸡很难求来，于是
找到刘洪友。刘洪友抺不开面子，
就拿盐水鸭去换。等陈大羽吃了
几块香喷喷的鸭肉，刘洪友就问：

“老师，这鸭肉好吃吗？”陈大羽说：
“好吃，香。”刘洪友说：“这是我领
导送给你的，他想跟你要幅公鸡
画。”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陈
大羽说：“你拿一张去。”过一阵子，
刘洪友送盐水鸭去，说是好朋友送
的，又换回了“雄鸡图”。刘洪友再
次拎着盐水鸭上门时，陈大羽盯着
他手上的鸭子笑着说：“你的盐水
鸭换我的‘大公鸡’，我不吃亏，你
吃亏。恐怕你那些盐水鸭都是自
己掏钱买的吧？”刘洪友也笑了：

“老师高明，这点小情况都让您给
看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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